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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铃响

������打开朋友圈立刻显示一行字：
这一刻的想法。 这一刻是 ９ 月 １９
日的凌晨 ４ 时 ３０ 分。 这一刻， 我
想起了电话， 主要是想起了那刺耳
的电话铃声。

参加工作之后， 曾有那么几
年 我 从 事 的 是 公 安 机 关 的 主

业———侦查破案。 记得当时我还是
个小小的领导。 当历史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受社会大潮的影响， 无论
在农村还是城市， 一些游手好闲的
小青年急功近利， 认为偷偷摸摸的
钱来得太慢， 便不顾危险操起刀枪
棍棒干起了拦路、 打家劫舍的勾
当。 那个时候， 一般民警还没有配
备手机， 单位值班室和民警家中安
装的电话都是座机。 无论是家里座
机还是单位座机， 电话铃的响声都
特别刺耳， 特别难听， 让人抑制不
住的烦燥， 更让人烦燥的还有来
自电话那端传来的报案内容 。 例
如天还没黑， 单位值班室急促的
电话铃声就开始报警： “我遭遇
抢劫啦、 我遭遇抢劫啦、 我遭遇
抢劫啦……”

抢劫， 起初就是重罪， 但也
有轻重之分， 靠语言暴力和拳头
暴力抢劫比起掂着棍棒抢劫显然

要轻许多； 掂着棍棒抢劫比起持
刀端枪抢劫显然也轻一些。 那个
时候的公安民警， 特别是从事刑
事侦查的民警基本上是人手一枪，
老式冲锋枪也是随时都能取出来，
所以遇见一般的抢劫报警， 住在
单位值班的人员就足以能够应付，
但也有需要刑侦大队全队民警共

同出警的时候， 比如遇见端枪抢
劫的、 打家劫舍的， 还有参与抢劫
人数较多、 死人伤人的等等。

想起那个时候， 我刚刚大婚
不久， 因工作成绩突出， 单位奖
励给我一间婚房， 就在值班室对
面。 深夜， 刺耳的报警电话铃声，
甚至值班人员的咳嗽声、 起夜撒
尿声， 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由
于居住条件 “优越”， 除了按时值
班出警以外， 不值班的时间， 我
也常常充当其他值班人员的协助

者 。 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
夜里一听到值班室的电话铃响 ，
不等同志们喊， 我就会先声夺人，
大声吆喝： “快点起来啦！ 快点
起来啦！” 然后穿起裤子， 披起上
衣， 开门就直接奔向值班室。 日
子久了， 我便有些神经质， 有时
夜里会恍惚听到电话铃响， 之后
猛地从睡梦中惊醒， 半天也缓不
过来； 有时听见后院的电话铃响，
也会赶快坐起来 ， 瞬间冲出去 ；
再后来， 在深夜里突然惊醒成为

常态， 立即穿裤、 披衣， 需要好
大一会儿才能够完全清醒过来 ，
好像患了 “神经过敏症”， 媳妇气
得叫我 “神经病 ”。 几十年过去
了， 我依然是媳妇口中的 “神经
病”。

３３ 年过去了， 好像只是弹指
一挥间， 犹如白驹过隙， 感觉还
没有长大， 可我已经变老。 当下，
社会治安越来越好， 各项制度进
一步完善， 抢劫的暴力犯罪案件
已极为少见， 急需紧急处置的报
警好像也越来越少。 离开刑侦工
作岗位多年之后 ， 因工作原因 ，
我又再次被调整到刑侦部门工作，
但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 使得工
作环境比起当初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再也不用时时担心抢劫大
案的发生， 当年患下的 “神经过
敏症” 也已逐渐痊愈。

9 月 19 日早 ４ 时 ３０分， 一阵
悦耳的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睁开双眼仔细一看， 原来是老父亲
打来的电话。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
步， 现在人们普遍使用手机， 来电
铃声也能根据需要进行各种设定，
比单位座机报警电话刺耳的铃声

要温柔许多。
老父亲已经年过八旬， 去年

把我前些年给他买的 “老年机 ”
换了， 他自己用退休金买了一部
崭新顶配的高科技智能手机。 父
亲不仅学会了上网， 还起了个网
名叫 “幸福三重奏”， 并建立了一
个家庭成员群， 起了个高大上的
名字———“刘家大院 ”。 这样不但
自己一家人联系着方便， 还经常
视频聊天。 这不仅给父亲带来了
更加丰富的信息资源 ， 加深了亲
人间的感情， 更发挥了预防老年
痴呆的强大功能， 一切安好。 但
凡事有阳就必有阴， 不好的一面
也有 ， 就是父亲没有时间概念 ，
不管几点， 哪怕是凌晨， 只要他
想起来什么 ， 便会打电话 “吓
我 ”。 接通电话的第一句 ， 传来
的必定是 ： “你在哪儿呀 ？” 真
是令人哭笑不得。 这个点， 我能
上哪儿呀？ 也难怪他老人家， 他
哪知道我当年因报警电话落下的

病根啊！ 我时常提醒父亲， 没有
遭遇像 “抢劫” 那样的急事， 尽
量不要深夜里拨打 “报警电话”。
父亲虽然口头答应着， 可一次也
没有记住， 还是经常在夜里打电
话。

不想在深夜里听到父亲打来

没用的电话， 但想想能接到父亲
的电话也是一种幸福， 希望父亲
平安、 幸福、 健康。

游走的苇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每
每看到这句话，总是想起芦苇，感觉
这一句道尽苇之风韵。

我曾一次又一次在上下班的颍

水之畔看芦苇、拍芦苇。 春天来临，
能从枯萎中看到新生。 之后， 那些
新绿在走向夏天的路上一点点长

高、 舒展， 吐出白绿色、 稠密下垂
的小穗。 后来， 那些嫩生生的花穗
在秋风里一点点变了颜色， 直至白
了头。 即便是冬天里枯了枝、 败了
叶， 芦苇也是一样的寂静、欢喜，在
阳光下， 寒中自有一种暖……翻开
几年前的朋友圈， 发现有很长的一
个时期总是游走在芦苇之侧， 会跨
越时间、跨越空间，在各种情绪里倾
听芦苇。 在写下《芦苇：水畔的思想
者》之后，还有很多有关芦苇的思绪
在游走，不记下来，就停不下来。

曾在一个大年初三去看望这些

老朋友， 心疼几丛被烧焦的苇：“但
愿春天还在它们的根脉里生长着。 ”

春日晨起看苇，透过苇，看天色
一点点亮起来， 心里很高兴：“被焚
烧过的芦苇，照样有新生，照样迎着
初升的太阳……苇叶上，露珠滚动；
露珠里，盛满阳光。 ”

遇到一枝低头的芦苇， 和一枝
仰面的芦苇，记下：“这世间许多事，
不过就在俯仰之间。 ”

看到两枝纠缠在一起、 两枝各
自独立的芦苇， 我写： “缠绵， 有
的是没有距离的纠缠， 有的是保持
距离的相依。”

曾记下芦苇干枯成调皮的姿

态：“一枝翘着二郎腿， 趾高气扬的
苇。 ”

也曾写下芦苇的孤寂：“苇的影
子，还是苇。 临水自照，真的可以看
清自己吗？那影，可以映见自己的灵
魂吗？ ”

秋天里， 感觉到芦苇对这个世
界的深爱：“才几天不见呀？ 就变了
颜色。不是把心放空了吗？怎么还会
像一夜白头的女子， 把整个秋天都
放在心上？ ”

久久地凝视芦花之后， 写下：
“深入到芦花的灵魂里去看，竟没有
看到瑟瑟的秋意， 倒是看出了春的
柔暖。 再看，再看，那分明是初春柳
枝的脉络和姿态。 ”

看到有的芦苇全然绽放， 有的
还在含蓄地思索， 生出一些以芦苇
为原点的飘飞思绪： “这是我的秋
天， 也是你的秋天， 有谁能抗拒终
归要来的秋天？ 又有谁能躲得过冬
雪的覆盖？ 当然， 也没有谁可以没

有梦，有关蔚蓝，有关轮回，有关春
天……”

就这样， 像芦苇在季节里的轮
回，我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重
复生活。 偶尔会有一次，跳出眼前的
生活，再俯瞰曾经，像一枝游离的苇。

在银川水洞沟景区的芦花谷，
到处都是芦花。 虽然所在的团队一
直在赶路， 我还是拿着手机看也不
看地对着芦苇一路狂拍，后来再看，
发现盲拍了几张水墨画一样的芦

花。 从银川机场坐车去酒店的路上，
两边就有许多芦苇， 让我一踏上这
片土地，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

其实， 后来又走过几个长满芦
苇的地方，在哪里遇到，都有一种天
缘巧合般的亲切和喜悦， 都会心动。
一眼望去，它们还是重复生活的一部
分，似乎已经重复到麻木，重复到苍
白。 没办法，游离的苇，它的根，还是
在原地。 心里有苇，跳出眼前的生活，
眼里还是有苇———那无处不在的芦

花像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人就是这
样重复着自己、重复着生活，在重复
中深陷，直至在重复中离去，又在重
复中重生。 只是所在的地点不同，而
已。 可是，还要在重复中找寻着不重
复，要对自己大声呼喊：太阳每天都
是新的，月亮还是会圆的……只要心
脏在跳动，只要热血在沸腾，只要生
命在呼吸，就会有对重复的逃离，哪
怕，只是周而复始。

冬日里的淮阳东湖，彼泽之陂，
细雨中， 有蒲与苇， 干枯成万种风
情。 远的、近的、疏的、密的，是苇，在
风中、在雨中站成姿态各异的风景。
一枝， 像远远地翘首凝望； 两枝，
像前与后、 生与死的追随； 横斜，
有着旁逸斜出的无羁； 柳下， 有着
与枝梢对话的亲昵； 密集， 演绎着
一种凌乱的有序……一只小船守候
在芦花深处， 不知道守候了几生几
世的样子， 那么静， 那么静。 只有
雨点一滴一滴地落在水上， 落在船
上。 有一种感觉： 只要你想， 小船
随时可以渡你， 想去哪里， 随你。
或者， 也不需要小船，去哪里，都只
隔着一苇的距离。 古人不是早已说
过吗？ “谁谓河广？ 一苇杭之。 ”

■董雪丹 文/图


